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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古人生活中的那眼水井，如何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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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州
自古便是东江流域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在漫长的

历史文明进程中，千年惠州逐渐形成
了璀璨多元的文化。伴江而生、向海
而兴，惠州河涌密布、雨水充沛，拥
有丰富充盈的地下水资源，也由此催
生了古井资源丰富的历史文化特色。

《周易》井卦中曾载“改邑不改
井”，道出了井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
重要性。古井是先民聚居生息的物
化见证，更是历史人文及民俗乡愁的
重要载体，追溯东江流域文明丰饶的
文化脉络，古井是不可多得的符号和
载体。

惠州现存古井资源丰富，且分布
广泛、特色鲜明，部分位于乡村郊区
的古井，至今仍是当地百姓生活水源
的补充。遗憾的是，不少珍贵的古井
遗址已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消逝，
古井文化的挖掘和传承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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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作为古代人们生活和
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逐
渐渗透进人们的精神生活。在
古代定居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
下，井的文化外延逐渐突破最
初的汲水功能，成为民间传说、
信仰愿景的寄托载体。

记者调查发现，惠州现存
的古井，多有“古井通大海”之
说。比如上文提到的淡水古
井，相传有人在井底看到青鳢
鱼——一种只能在海水生存的
鱼类，自此“古井连通东海殿”
成为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不少古井逐渐演变为百姓
寄托愿景、祈求风调雨顺的信
仰载体。

据汪洁介绍，平海镇葫角村
有一口名为“大井头”的明代古
井，是平海最大的井，坊间传闻
该井通往大海龙王殿。清朝年
间，当地村民仍保留定期围绕

“大井头”举办庙会祭祀龙王，祈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
传统风俗。

此外，据汪洁介绍，平海古
城东门城外的上中村有一口

“锣井”，是挖建于明朝年间的
民用井，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锣井”一名的由来十分有
趣：由于该井的深度远大于普
通水井，居民在打水时，水桶抛
入井中与水面相碰，会发
出 敲 锣 般 的 响
声 ，故 称 为

“锣井”。
耐 人 寻

味的是，“锣井”靠
近井底的井壁上有一个洞
口，通往一条封闭的横行通
道，村民传言该洞通往大海

深 处 的 龙 王
殿。不过，据
汪洁分析，该井的
横向通道或是战乱期间士兵挖
掘 的 藏 身 通 道 ，用 以 躲 避 敌
军。经测量，该通道可容纳二
三十人。

特色古井星罗棋布
见证东江文化变迁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古井遗迹寄托乡愁
古井藏民间，情怀渗街巷。随着时代的

发展变迁，不少古井的饮用功能正在逐渐褪
去，演变为百姓心中故乡的标志，成为乡愁
的载体。

惠东县平山镇有一大一小两口井并列
排布，大井称“男井”，小井称“女井”，故称
鸳鸯井、珍珠井，又因其坐落在平山老城区
旧大街街尾，俗称街尾井。据传，两井泉源
一脉贯通，但令人称奇的是两井双双比肩，
却水质咸淡各异：一井水质甘甜可口，一井
咸腥苦涩，令人费解。

街尾井在惠东几乎无人不知，根据有关
史料考证得知，这两口古井挖建于清乾隆年
间，坐落于旧时商贸活动繁盛的平山大街街
尾，沿街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前来赶集
的人群络绎不绝，街尾井一度是赶集百姓的
解渴源泉。据居住在平山老市场的老人回
忆，以前街尾井的井水清澈甘甜，是附近居
民的饮用水源。

如今，聚井而居的生活模式在城市化进
程中逐渐消失，承载着老平山人市井生活珍
贵回忆的平山街尾井已无人饮用。所幸的
大小两井被妥善围护。2018 年，街尾井公
园建成开放，成为见证惠东县城过往的繁华
历史地标建筑，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那段

“聚井而居，共井为邻”的岁月。
时移世易，如今鹅城大地无数古井已被

历史的尘埃填平，曾映入井水中的繁星、明
月以及人们浓浓的情感寄托也随之消逝，只
留下井水一样澄澈甘甜的回忆，润泽后世。

中国文化中，“井”有独特
的内涵。它从功能性的水井出
发，演变成了“故土”“故乡”等
有 情 感 色 彩 的 文 化 符 号 。 如

“背井离乡”“乡井”“井邑”等词
语，包含着重重的乡愁意味。

在中国，“井”文化贯穿于
整个华夏文明史。从传说时代
起，就有了井的记载。关于井
的发明者，说法很多，且有神话
色彩，有黄帝说、炎帝说，还有
伯益说。

传 说 伯 益 是 舜 禹 时 代 的
人，曾和大禹一起治水。《淮南
子》云 ：“ 伯 益 作 井 ，而 龙 登 玄
云，神栖昆仑。”可见井的发明
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水对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为了方便得到赖以生存的
水，远古先民都生活在靠近河
流的地方。无形中这也限制了
他们的生活和活动范围。直到

“井”被发明出来。
发明水井，汲取地下水资

源，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
空间。只要挖出了井，在远离
河流的地方，人们也能安居乐
业、繁衍生息。

水井的发明，降低了古人
对河流之水的依赖。他们可以
移 居 到 较 为 开 阔 的 高 地 上 居
住，也提高了先民抵抗自然灾
害的能力。

因此水井的出现，对中国

历史和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
漫长的历史时期，依井而居成
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基本格局。
家的附近、那口从小到大赖以
生活的水井，成了人们深达血
脉的情感记忆。

中国古代有“井田制”，这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想象。
在甲骨文中，“井”字就像四条
路的交叉，而在金文和小篆中，
四个笔画的中间有一个点。这
个点代表什么？

井田的得名，不仅因田地
的划分呈现“井”字的形状，而
且也确实和水井存在联系。当
时的人聚井而居，同井的人组
成一个耕作单位。《孟子·滕文

公上》有对井田制的描述：“死
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
百姓亲睦。”因此，井田不仅是
一种土地制度，还是一种社会
管理方式。

再 看 古 人 对“ 井 ”字 的 解
释，八户为一井，围绕井居住，
围绕井开田。显然，“井”字四
笔画分成的 9 个平面空间，最中
间是取水的井。唐代杜牧《塞
废井文》说：“古者井田，九顷八
家，环而居之，一夫食一顷，中
一 顷 树 蔬 凿 井 ，而 八 家 共 汲
之。”

井不仅影响了古人的聚落
形态，还萌芽了城市结构。中

国自古有“市井”之说，就来自
于古人的生活常态，他们早起
聚到井边汲水，人多的地方就
有市场，商贩聚过来摆卖货品，
久而久之，井边就成了市集。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对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也 离 不 开 井 。
远在帝尧时代，古人想象中的
太平盛世就是“凿井而饮，耕田
而食”。欧阳修晚年准备告老
还乡时写的《乞致仕表》中，就
如此憧憬他的退隐生活：“披裘
散 发 ，逍 遥 垂 尽 之 年 ；凿 井 耕
田，歌咏太平之乐。”

古代生产力落后，能给民
众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用水，
成为关乎民生和社会安定的大

政绩。甚至皇帝都不敢怠慢。
成吉思汗之子、元太宗窝阔台
总结自己一生所做的四件大事
时，赫然将“穿井立营”与“平定
金国”并列。

因井水对古人生活的无比
重要性（尤其是北方地区），中
国 古 代 衍 生 出 了“ 饮 水 思 源 ”

“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的 感 恩 文
化 。 百 姓 对 凿 井 之 人 世 代 感
念，官员凿井被认为是造福民
众的“善政”。

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
史时，亲自主持凿井，井成，百
姓奔走相告。唐代人李泌任杭
州刺史时，发现城内地下水苦
咸，便主持开挖六井，将西湖水

引 入 城 内 ，形 成 城 市 供 水 系
统。在李泌身后，杭州人在井
旁立祠纪念他。此后白居易、
苏东坡为官杭州时，主持清浚
六井，同样为百姓称道。

井作为人们赖以生活的重
要 设 施 ，其 地 位 都 被 神 化 了 。
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命
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
泽、井泉。”有些地方，人们在井
边建庙，祈求风调雨顺。比如
浙江瑞安有座圣井山，山上有
圣井殿，就是祭祀一眼千年古
井；贵州安顺天龙镇一眼大井
旁设有神龛，称为“水晶宫”；长
沙城内著名的白沙井，井旁同
样设有神龛。

俯瞰鹅城大地，各地散布着
众多百年古井。穿行在惠州的古
街老巷中，总能看到古色古香的
青石古井。

水井的发明和使用是东江文
明乃至人类文明史中的颇具里程
碑意义的大事之一：打破了人类
依河而居的桎梏，有效拓展了人
类生产与居住的活动空间。

唐代学者孔颖达曾言：“井
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
以瓶引汲，谓之为井”。古籍中关
于古井的记载颇多，突显古井在
华夏文明的重要地位。河姆渡文
化中就发掘出了水井遗址，距今
有5000多年历史。

惠州境内最早的古井安在？由
于缺乏可考的资料和详细的普查，
目前尚未有明确结论。不过，古井
除了以点状分布的孤井形式出现以
外，往往还作为古建筑、古遗址的
附属物进入大众视野，旧时的宅邸
民居、商贸聚集地、坛庙祠堂等附
近，常常会发现别具一格的古井。

惠城区白鹤峰上，一口东坡
井已经存在了近千年，它见证了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给惠州的千

年荣光；惠东县稔山镇芙蓉村东
面有一口“八卦古井”，井深仅2.5
米左右，但水位却常年到达井口
甚至满溢而出，井水清澈见底，清
甜甘洌；龙门县龙华镇新楼下村
绳武围里有一口三眼井，呈独特
的“品”字形，当地村民对不同井
口的功能进行区分；惠城区横沥
镇墨园村祖祠旁有一口八卦葫芦
井，因井面图案形如八卦，井壁呈
葫芦形而得名，每到元宵，村民都
前来井边接取“吉祥水”；惠东县
平海古城历史悠久，城内分布着

“七星井”，自古便是古城内重要
的民间公用井……

记者调查发现，惠州的古井
形制各异，圆井、方井、六角井、八
角井等，部分古井的井名也往往
根据外形特点确定；用材方面则
可分为砖井、石砌井、土井等，据
平海镇平海社区党委书记汪洁介
绍，古井的形制和用料，可以反映
其用途，从而初步推断分析出周
边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

千年惠州，因水而灵。星罗
棋布的古井，滋养了一方文明，孕
育出独特的古井文化。

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研
究指出，古井是一种文化遗存，与
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是聚落遗址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井与其周
边的人口密度、聚落归属、人文地
理、环境变迁、聚落兴废始末等文
化元素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宋代淡水古井承载了一个城
镇的发迹史，如今虽已湮没在钢
筋水泥之下，但其“一口古井赋名
一座城镇”的佳话，依旧广为人
知。资料显示，淡水古井始建于
宋代。宋末年间，淡水仍是人烟
稀少的小墟，叫“上墟”。淡水古
井开凿后，一度无人问津的“上
墟”小镇人口逐渐增多。乾隆初
期，“上墟”形成较大的集镇，并改
名为“淡水墟”。

“古代人聚井而居 ，共井为
邻，古井及其周围往往是老百姓
的公共生活空间。”平海镇平海
社区党委书记汪洁分析，历史悠
久的古井，能对村落形态、人口分
布、甚至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汪洁以平海古城内的古井分
布为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平海古
城古老的“七星井”是当地最有名
的古井，旧时是城内普通百姓的公
用井，井径以圆形为主，井台则有
方有园。平海历来是粤东海防重

镇、兵家必争之地，戍边军事文化
繁盛，“七星井”的分布情况与当时
近海的军户聚集区域一致。

如东门葫角村近海，是海防
重地，附近的古井分布相较其他
城门更为密集，不难推断，此处的
军防屯兵数也更多。汪洁表示，
通过古井的分布、形制、用材，可
以进一步分析当地的用水情况、
消防布局，从而窥探当时的社会
经济发展情况。

此前，羊城晚报曾报道平海
镇挖出一口六角形的“最美古
井”，引发各界关注。该井精致独
特、做工精美，据考证为清朝药材
富商何氏宅邸后院的私井。
旧时只有社会地位较高或经
济实力较强的家庭有实力挖
建私井，六角古井的复现，
印证了明清时期平海古城商贸活
跃、商贾云集的历史事实。

此外，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不
少关于水井文化的史学研究表
明，中国古代最早的集市贸易场
所正是诞生在井边。小集市因井
而成，旷地而聚，市罢而散，因此
有“市井”之说。据唐张守节《史
记正义》载：“古人未有市，若朝聚
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售卖，故
言市井也。”

专家市民呼吁普
查登记古井资源，传
承古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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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势汹汹的城市化浪潮下，众多古
井没躲过钢筋泥土的侵蚀、覆盖。惠阳淡
水古井就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了。如今，
没人能说清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珍贵古井
被隐藏于岁月深处。

近年来，惠州愈发重视古井的保护，
通过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等方式保护利用
古井资源，一些特色古井周围已筑起石制
围栏，井边设有解说牌，成为市民群众游
览打卡的景观点。不过，仍有不少未被登
记在册的古井被遗忘在城镇角落。

部分古井作为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补
充得以保留。据平海镇平海社区党委书
记汪洁介绍，平海古城内几乎每一口井都
仍有村民使用。

“老一辈村民坚持用井水洗衣服、洗
澡，他们始终对古井怀有深深的依恋。”汪
洁表示，这对古井保护有利，井水要流动
起来才能保持澄澈，越用越清。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古井由于年久
失修、水质浑浊等原因被废弃；废旧古井
也没有得到妥善围护，逐渐被淤泥和杂物
堵塞，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

基于此，不少本地专家和市民呼吁，
尽快对全市古井资源展开普查、登记，切
实加大管理保护力度。只有充分认识古
井的历史研究价值，并与文物保护、古村
落研究与保护等工作紧密结合，才能更有
效地保护和利用好珍贵的古井资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湖南省长沙市
曾针对东沙古井启动“古井新韵”工程，盘
活古井遗址，通过修缮井台、铺设小径、搭
建彩亭等方式，将古井遗址打造成古色古
香的旅游景点；苏州市有个社区致力于维
护古井的原貌，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定期
对古井进行换水、清淤、修整，并逐个建立
古井档案，为今后古井的日常维护和文化
传承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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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保护迫在眉睫

插图/杜卉
平海古城旧时是海防重镇，城内分布

着众多古井

惠东县多祝皇思扬古村落，牌坊后有
一口保存完好的古井

平海镇狮岩古寺“井中井”（汪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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